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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日本耽美派的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其短篇小说中以色彩词和描述两种方式体现小说语言的绘画
性。与此同时，文学语言的绘画性又使谷崎短篇小说具有文学读图性，如此使原本抽象化的语言符号在文学图像的作用

下具有直观化和形象化的特点，将非视觉性的文字表意转变为视觉性的图像表意，形成语言与图像的互文。这种建立在

文学图像基础上的语言特点打破了传统叙述的局限性而使谷崎短篇小说具有现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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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耽美派的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浓郁的道德叛逆性，并通过塑造一

系列背德型人物形象批判传统的伦理观念，对近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给予了深刻的反思。因其作品具

有浓厚的颓废、肉欲、恶魔等色彩，谷崎本人也被评论家誉为“日本的波德莱尔”“典型的恶魔主义者”。

然而，评论界这种侧重谷崎文学精神领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文学的艺术性。事实上，谷崎润

一郎非常注重文学创作的形式美，追求语言的华美和考究就是一个典型。令人遗憾的是谷崎短篇小说

语言的视觉图像性至今仍没有引起评论界的重视。这种研究现状对于热衷于电影、戏剧等视觉艺术的

谷崎来说或许不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其文学创作的特质。其短篇小说立足于色彩词的运用和静态型

视觉空间的事物描述使小说语言具有诗性特点。随着图像艺术的日益盛行，从视觉空间角度解读传统

文字时代谷崎短篇小说语言的绘画性，既有利于阐释谷崎文学的艺术特点，又有利于从中发掘谷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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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性特征。

１　色彩词的运用
虽然语言自身不能像绘画那样直接通过色彩来呈现客观事物，但它却可以通过对事物色彩的描述

唤起读者生动形象的视觉感受，使读者在清晰逼真的视觉形象中产生对描述事物的审美联想，从而通过

静态的文学图像解读作品所蕴含的丰富信息。颜色指示性较强的词藻往往可以使语言富有绘画性，因

为它可以向读者呈现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图像世界，正是这个图像世界让文学作品具有了读图性。纵

观谷崎短篇小说发现其语言是一种饱含深情和艺术直觉的诗性语言。它典雅、含蓄，纤细、隽永，深受读

者的喜爱，也常为评论家津津乐道。其中，色彩词的运用更让小说的语言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和丰富的

情感内涵。

《刺青》（１９１０）是谷崎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之作。为了更好地表现小说的主题，突显“一切美的都
是强者，一切丑的都是弱者”的美学思想，谷崎在行文中巧妙地运用红、白、黑等色彩词来绘色赋形，生

动描绘了一幅刺青师清吉完成纹身之后的春晨图：

在河上往返船只的摇橹声中，春夜的天边开始泛白。饱餐晨风的白帆顶棚沐浴在微薄的

朝霞之中，中洲、箱峙、灵岸岛家家户户的瓦片闪烁着光芒。此时，清吉终于放下绘笔，望着刺

在姑娘背上的蜘蛛。这幅刺青是他全部的生命。完成这项工作之后，他的心空虚了。［１］７０①

谷崎笔下的春晨图富有色彩感和形象感。黑夜与黎明、朝霞与晨风、摇橹与河流、白帆与瓦砾，八种

景物各有色彩，它们巧妙组合在一起不仅直陈了作家笔下的自然环境，而且这些色彩词因被作家赋予丰

富的人文内涵而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这是一幅定格的静态画面。图像中黑与白、白与红、红与黑相互

交织，相互融合，既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又真实呈现了春晨绚丽多彩的景象。这些色彩元

素相互搭配在一起给读者留下了可读和可想的空间。清吉穷尽毕生心血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纹身，理

应感到兴奋和快乐。然而，当他目睹自己的杰作时，他的心空虚了，因为他的灵魂早已被精美的图案所

吞噬。清吉变成了一个空壳人。然而，面对美的所在他心甘情愿，俯首称臣。女子背上的图案在春晨黎

明之时，在黑、白、红相间的色彩之中，化成了世间最美的事物。它融美和魅于一体，既妖艳又华丽，在色

彩的杂糅中传递着一种令人神往、令人痴狂的美感，喻示着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生命可以在美的作用下获

得彰显。本来没有情感的自然景物一旦被作者赋予了特定的色彩而具有了审美情趣。谷崎在此赋色着

彩不仅仅是停留在感觉的捕捉和表现之上，而是以此来渲染氛围，以此来悦目兴情，借助色彩的描绘来

艺术地传递图像背后所隐匿的深层次内涵。换而言之，透过色彩的表面可以读到色外之色，可以想到色

外之意。谷崎通过小说的描述为读者提供了一次从文字艺术到视觉艺术批评的阅读转变，完成了一次

阅读到观看再到评论的过渡。这种以图像为基础的阐释为读者提供一个联系的空间和阅读的空白，因

而打破传统文字叙述的局限性而具有某种现代性。

谷崎在此借用色彩词所描绘的画面不是无意义的随意表达，而是富有内涵的、可供读者解读和阐

述的图像。读者从“看”转向为“观看”，其意义是显著的。正如英国学者诺曼·布列逊所言：“我们要弄

清楚的是，绘画激活的再认行为是一种意义的产生，而非意义的知觉行为。观看是一种将绘画物质形态

转化为意义的行为，而这种转化是持续不断的，没有什么可以使它停止。”［２］１５１换而言之，读者通过文字

叙述所呈现的图像阅读，从被动的“看”转变为主动的“观看”，作为一种意义转化的方式富有阐释性。

因此，谷崎的深刻思想借助色彩词的巧妙组合被图像化了，这种思想的图像化正是通过色彩的隐喻得以

实现。具体到引文中的“黑”“白”和“红”，每个色彩词都有其隐喻之意。“黑”不仅喻指天色，而且还暗

指清吉刺青历时之久和过程之艰辛。“白”同“黑”相对，既喻指天色，更暗指佳作即成之时的意义和价

值。“红”喻指大作完成之时的兴奋和喜悦。可以说，黑、白、红三种色彩有机组合，构成了一幅意义深

厚的春晨图。读者从中通过符号的转换途径，用图像阐释了语言的内容和意义，完成了阅读途径的转

１７１

① 文中所有日文译文除特别标示外，均为作者自译，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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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实现了文字解读的视觉性，拓展了阐释的空间，使读者在图像的“观看”中解释文字、解读文字，实现

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

与《刺青》中色彩词用于描绘自然景象不同，《飓风》中的色彩词主要用于描摹人物服饰。一般而

言，服饰是文学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重要途径。因为服饰与心理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所以作家

通过服饰的描写，不仅可以从侧面反映作品中人物的情绪动向和性格特征，而且还可以给读者呈现一个

静态的图像供其解读。法国学者罗兰·巴特也认为：“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

状态中的语言。”［３］２１－２２由此可见，服饰虽然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但却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通过色彩

来作用于读者，使读者在可视性阅读中发挥其联想去理解文学，阐释文学。这种相对开放的阅读场域使

文学具有了现代性。《飓风》中，谷崎就是这样描绘服饰的：

期间，隐约可见一位年轻的女子，打着一把艳丽的甲斐绢做成的太阳伞。穿着一件柔软、

轻薄的乳色法兰绒单衣。外加一件质地柔和的深蓝色中号浴衣。———直彦因女子细白肌肤而

兴奋不已，每次见到浓艳的绿色反射的时候，他都惊恐颤栗。［１］２３９

虽然这段语言文字非常简洁，却蕴藏着丰富的内涵。谷崎用乳色、蓝色等色彩词来修饰女子的服

饰，以初夏的绿色景物为背景，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初夏玉女图。然而，图像中的女子既没有身份，也没有

职业；既没有年龄，也没有肖像，唯一呈现给读者的仅有服饰。也就是说，服饰是读者阅读的重要对象。

谷崎笔下的女子虽然缺乏可读的描述性文字，但却不是抽象性的符号，因为女子因服饰而具有可感性。

因此，着色的服饰使女子成为了一个可供读者阅读的图像，而色彩正是让画面具有了言说空间的重要媒

介。在视觉的作用之下，色彩不再是纯粹的物理颜色而是传递信息的心理语言，具有相应的表情达意的

功能。“说到表情作用，色彩却又能胜过形式一筹，那落日的余晖以及地中海的碧蓝色所传达的表情，

恐怕是任何确定的形状也望尘莫及的。”［４］４５６着色的服饰使女子由传统的文字叙述变成为图像的呈现，

读者也因此从以往的文字阅读转向为图像阅读。语言叙事的时间性变成了图像叙事的空间性，读者在

可视性图像空间中可以自由联想，为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多元性和深刻性提供了可能。正如学者赵宪

章所言：“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就是语言的图像化，语言的图像化就是语言艺术化的主要表征。”［５］谷崎在

行文时既没有浓墨重彩地去描述女子的外貌，也没有采用他常用的长句去铺陈渲染，而是以短句的形式

向读者展现一个文学图像，正是这个图像给读者提供了想象和阐释的空间。

２　描述的运用
为了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描述往往是作家经常采用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所谓描述是指作家

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对事物进行形象化的描写和叙述，丰满生动的形象、曲折离奇的情节、含蓄委婉的意

境以及深邃悠远的哲理都离不开这种手法。因此，描述被誉为是文学艺术的生命。

其实，描述除了使事物形象化之外，还具有文学成像的功能。这种功能得益于语言本身具有图像化

的特点。学界将语言的图像化称之为语象。国内学者赵毅衡在翻译这个术语时也曾指出：“我们可以

大致确定‘语象’这译法与新批评派所谈的ｉｃｏｎ或ｉｍａｇｅ的意义比较能相应。”［６］１３６随后，蒋寅、孙春、
童庆炳、赵炎秋、陈晓明、赵宪章、陆涛等学者对此都有相关的论述。由于“文学和图像关系的核心是语

言和图像的关系，而语言和图像关系的核心就应当是‘语象’和‘图像’的关系”，所以语象对于文学图像

有着重要意义［７］。语象的生成离不开描述、比喻等手法，因为这两种方法是生成文学图像的重要途径。

当描述或比喻使语象转化为图像时，语言的绘画性也就从中得以实现。语言的绘画性意味着文本意义

的生成不仅可以依靠语义来实现，也可以借助语言的图像化来获得。通过阅读文本中具体的描述或比

喻，读者可以获取图像的意义，并从中感知语言的绘画美。就谷崎文学而言，读者可以通过其具体的文

学描述或比喻所生成的文学图像来感知语言的特点。

《富美子的脚》（１９１９年）是谷崎“恋脚癖”的代表之作。为了追求美，推崇“美即强者”这个理念，谷
崎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年逾花甲的眆越老人恳求“我”参照草双纸中的一幅插画，以

油画的形式展现其妾富美子之脚的美丽。虽然“我”对老人的请求迷惑不解，可是当“我”无意中见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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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迷恋而又痴狂的眼神时，“我”终于明白老人的初衷。原来他与“我”一样都嗜好欣赏和抚弄女性的

脚，有着强烈的恋脚癖。然而，与“我”不同的是，为了追求和实现这种带有浓郁感官色彩的官能之美，

老人心甘情愿地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代价，以至于他弥留之际，还恳求富美子能够用脚指头夹着棉

花，蘸米汤喂到他嘴里。老人安详地离开人世，因为富美子的脚让他见到了从天而降的祥云正迎接自己

的灵魂。为了生动形象地再现富美子之脚的美丽，谷崎采用白描的手法，细致而又准确地描述了脚部的

每一细节，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

如笔直白木雕琢般纤细的脚胫，越到下面，越细小，在踝骨的地方，缓缓地收缩之后，又缓

缓地形成倾斜而成的柔软的脚趾，在其倾斜的终点处，五个脚趾从小趾依次渐渐伸长，一直到

拇趾尖端整齐地排列着的那种形态……富美子的脚趾非常圆润，五个趾头如英语单词ｍ那样
相互整齐地紧合，如同牙齿一样整齐地排列着……她的左脚受了要倒向旁边去的上半身的影

响，用力地往下伸着，将全身的重量，支撑在接触地面的拇趾上，脚尖的趾甲着实踏在泥上。因

此，脚趾全部的皮肤都非常紧张，同时还表现出一种胆怯和惊慌。这正如受惊将要飞出的鸟儿

收紧了翅膀和摒住呼吸一样那种刹那间的感觉。由于她的趾甲如弓形一般的直立着，所以里

面柔软的筋肉重叠的模样，也可以一览无余。从里面看来，紧缩的五个趾头如贝柱一样整齐地

排列着。［８］３７７－３７８

工笔又称细笔，本意是一种绘画技巧，与写意相对，其最大特点在于用笔工整，注重细部的描绘。作

为一种描述形式，工笔的特点是精细入微，却又不面面俱到。换而言之，作家在进行文学描述时对重点

部位往往会不吝笔墨，尽意铺陈，而对非重点部位则会略写或不写。具体到《富美子的脚》来说，谷崎正

是以工笔的方式，用细腻、准确、绘画般的语言描述了富美子之脚的美和媚，既给读者呈现了一幅精美的

图像，又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

首先，描述具有空间感。所谓空间感是指在绘画中画家依照几何学原理描绘出物体的远近、层次、

上下等关系，使绘画具有空间感。其实，文学描述也如绘画一样具有一定的空间感。优秀的作家会在事

物的描述过程中借助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和手法，遵循一定的逻辑，为读者营造具有空间感的文学图像。

根据被描述对象的动静状态，这种文学图像可分为动态式和定格式。前者具有活泼自然、动态感强的特

点，后者具有笔墨集中、形象鲜明的特点。其中，定格式描述具有“通过抓取事物相对静止的状态，给予

绘画般的静止描写，其目的在于借以追求空间造型的艺术效果，引导读者细致观察人物的外貌特征，获

得清晰、完整、深刻的整体印象”［９］５７。谷崎就是一位善于定格式描述的作家。具体到小说来说，他先从

脚胫着笔，然后顺势向下，依次是脚踝、脚趾和脚趾甲。整个描述遵循由上而下的顺序，以点成线，既有

粗线勾勒，又有细线白描，既有特写，又有速写，如此精致、讲究的描述使读者在局部感受中获得女性脚

部整体印象的同时，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和可感性。谷崎抓住富美子之脚的特点，以精美的语言描述所

截取的画面，这种浓墨重彩的描绘和渲染在生动形象地呈现事物特征的同时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视

觉效果。尤其是图像中的脚趾被谷崎定格在时间的凝滞之中，脚趾的形态与神韵在停滞的时间中被放

大，如此一来，读者在阅读中可以根据描述所呈现的图像进行玩味、遐想。

其次，描述具有详略感。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内容是由多个具有审美内涵的人物、场景和事物构成，

然而，作家不可能对这些对象面面俱到。因此，作家会依据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人生体验来描述那些富有

特点和审美意蕴的事物。为了使其笔下的描述能够突出个别对象的审美意蕴，作家时常会采用详述与

略述相结合的方法，将富有特点的个别事物作为描述对象进行着墨涂色，绘形点晴，以增强文学图像的

视觉性和审美性。就作品而言，谷崎一方面对脚胫和脚踝运墨较少，一笔带过，点到为止，另一方面对脚

趾用笔较多，精雕细刻，浓墨重彩。两者巧妙组合形成了详述中具有特有的细腻，略述里又留有艺术空

白的描述特点。如此详略之法使作品疏密有度，驰张自如。整体描述既不会零碎杂乱，又能给读者以鲜

明的形象感和较强的审美感。因此，谷崎在详略之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富美子之脚的外貌、姿态和神

韵，令读者观其脚时如在目前、栩栩如生、详略得体。

最后，描述具有画面感。语言是思维的外在呈现者，新颖的题材、巧妙的构思、深刻的立意、都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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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为载体。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不仅精美生动，而且能有效地传递作家的思想情

感，给读者呈现出一种画面感。“画面感是指这样一种具象性的文字效果：绘声绘色绘形绘影，如见其

人如闻其声，即要求以文字塑造出一种视觉形象，能让读者看出画面来。”［１０］画面感的形成离不开精美

的语言和比喻、拟人、通感等修辞的运用。通过阅读发现谷崎笔下富美子之脚具有白皙、柔嫩、优美等特

点。然而，作家并没有使用评述性的语言来说明这些特点，而是采用形象性的语言和比喻、通感等修辞

在具象中给予呈现。具体来说，谷崎在描述脚趾时，使用了“柔软”、“圆润”等修饰词，使原本视觉下的

脚趾转化为触觉下的脚趾，巧妙地将读者的视觉和触觉互相沟通、交错，形成通感。通感的运用既丰富

作品的审美情趣，又可以使读者的各种感官共同参与对审美对象的感悟，增强作品文采的同时产生强烈

的美感。为了使描述生动形象，具有画面感，谷崎还运用了比喻和拟人两种修辞。其中，比喻有６处，分
别是脚胫如“白木雕琢”、脚趾如“英语单词ｍ”，如“牙齿”、脚趾皮肤如“受惊的小鸟”、脚趾甲如“弓”、
脚趾头如“贝柱”；拟人有１处，表现在描述脚趾皮肤时，使用“紧张”、“胆怯”等词语。比喻和拟人的运
用使富美子之脚具体可感，引发读者联想和想象，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使小说语言文采斐然，富有绘

画性。可以说，谷崎笔下的富美子之脚在形象、精细的描述下使每个细微部位具有鲜明的视觉效果。

３　结语
综上所述，谷崎短篇小说通过色彩词和描述两种方式体现了语言的绘画性。与此同时，文学语言的

绘画性又使谷崎短篇小说具有文学图像性，原本抽象化的语言符号在图像视觉的作用下具有直观化和

形象化的特点，将非视觉性的文字表意转变为视觉性的图像表意，形成语言与图像的互文。读者可以在

语言与图像的互文中自由联想，丰富对谷崎短篇小说的解读和阐述。这种建立在文学图像基础上的阐

释打破传统文字叙述的局限性而使谷崎短篇小说具有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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